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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生产力的概念，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诸要素以及生产力表现形态上

的创新性变革，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仅直观反映出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

耦合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极为关键的内驱动力。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广义的角

度而言，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新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方法等都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基于此，新质

生产力就具有创新性、高效性、引领性和融合性等特点，这为赋能由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而发展起

来的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能。数字乡村建设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能够更好驱动农业农村革新，在农

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广泛应用，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科技驱动农业农村革新的关键举措，为推动农村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此，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深入剖析，从其核心理念、存在的

问题到实践路径的探索，对于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和乡村地区的实际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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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new 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have achieved innovative changes in various elements and form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r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ot only intuitively reflects the coupl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also serves as a crucial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a broad per-
spective, new production tools and methods, new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ll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is, the new quality produc-
tiv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leadership, and integration,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networking, in-
forma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construc-
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can better driv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novation. With widespread ap-
plic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ety,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 key measure for 
technology-drive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ref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
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from its core concepts, existing problems to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paths,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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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三农”问题格外关注，再次强调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近年来，重

庆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巴渝和美乡村持续

发力，开展“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涪陵区认真落实市委六届六次全会要求和全市数字重庆

建设推进会精神，在区委六届九次全会上提出“要用好数字化这把‘金钥匙’，在推进数字化赋能上实

现新突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生产与科技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基于其改变了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种创新性改变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正逐步渗透到农业和乡村领域，为

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新质生产力在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

着一些共性问题，例如数字人才不足、数字技术应用悬浮和数据要素利用率低等制约赋能的因素，更好

发挥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就必然要破除上述制约因素，使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互促共融、耦

合共进。因此，本文试图以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之一的涪陵区为例，在理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底层逻辑的基础上，探寻涪陵区在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有效赋

能的若干对策，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落实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议。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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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从三条路径展开：培育新型乡村数字人才，建立乡村人才支撑体系；数字技术全面赋能，避免技

术应用悬浮；保障村民数据权益，建立农村数据要素流通市场。 
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等国家战略中应运而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更多发展可

能性。新质生产力以其“新”赋予乡村数字化发展更多创新元素，使乡村传统发展模式迎来了新的生机

活力；以其“质”推动着乡村在数字化道路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使村民能够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享受

到更多由科技进步带来的时代红利。在传统乡村粗放式发展、“输血式”发展、高耗能高排放式发展难以

为继的现实背景下，数字乡村凭借数字技术赋能作用走出了一条更高水平、更精细化的创新发展道路。从

这一角度来说，数字乡村自诞生起就有着高质量发展这一现代化的合理内核，并且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

村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宏观调控下蓬勃发展。不过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相较于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发

展起步较晚是客观现实，因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难免陷入发展困境，与应然状态下的高质量发展还

有明显差距。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困顿正是学界应重点探明的研究议题，以期用相关的理论研究助力

实践发展。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新质生产力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下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入挖掘新质

生产力所蕴含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持续探索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之间的密切关联，找准新质

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层逻辑，能够进一步丰富中国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体系。 
从现有的研究不难看出，技术创新、新产业培育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所涉及的主要领域，

这也意味着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也需要关注人才方面的培养。正如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

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十大工作任务之首后，紧接着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置于其后，这就凸显了国家要加

大人才培养力度的决心。国家层面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出，势必会扩充数字人才的数量，为新质生

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除了在人才储备上做好准备之外，获得财力的支持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前

提条件。传统乡村产业发展过分依赖“输血”维持的发展模式也将会被“政府–市场–企业”三维一体

的新型发展模式取代，除了借助新型举国体制的力量之外，通过健康的资本市场来进行融资亦是新质生

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渠道。 
在物力方面，可以把物力理解为生产要素，既可以包括劳动力，也可以包括资本、知识和技术。其中，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最值得强调的生产要素是数据要素。因为不管是传统乡村产业的改造升级，

还是推动新兴乡村产业的发展，或是培育未来乡村产业，宏观且精细的决策部署都能最大化减少资源错配

所带来的成本。因为数据要素所提供的信息能够为市场、为客户精准画像，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中

及时调整战略方向，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协调不顺畅而导致资源错配，导致资源的无效利用。 

2. 涪陵区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挑战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从传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要充分发挥新质

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首要的就是要找准影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因素。从生产力三要素来看，有没有更高

素质的劳动者(新质生产力第一要素)、有没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新质生产力动力源泉)、有没有更

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物质基础)，都将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而要探索涪陵区新质生产力

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也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调研。 

2.1. 高素质劳动者方面的因素：乡村数字人才不足 

“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劳动力在三产中的分布会呈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稳步上升的局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经济就业蓝皮书》相关数据，在招聘岗位

方面，第一产业数字经济就业岗位占比仅为 0.1%，远低于第二产业的 7.1%和第三产业的 60.2%。截至

2021 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68.72%，城镇化已处于较快增长水平，在“配第–克拉克定理”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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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数字人才由一产向二产、三产流动的趋势不可避免，加之乡村从业人员呈现出的老龄化、低文化、兼

业化的趋势，乡村数字人才存在着巨大缺口。根据“七普”公报数据，城镇人口与上一次普查人口数据

相比增长了 14% [1]，而最新的《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 [2]，与上一年度相比，60 岁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了近

10%。根据《乡村振兴蓝皮书：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3~2024)》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 60 岁以上

占比 23.81%，完全达到“人口老龄化社会标准”[3]。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城镇化率逐步提升、农村老龄

化加剧的叠加背景下，涪陵区乡村数字人才亦出现了短缺。根据涪陵区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涪

陵区乡村从业人数为 22.48 万人，而且从 2019 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在 2022 年社会劳动力资源分配状况

中，乡村就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资源的比重高达 93%(乡村劳动力就业相对充分)，而乡村劳动力资源总数

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却仅为 81.32%(与 2019~2021 年相比，农村老龄化有明显升高趋势)，这与全国老

龄化现状相符。涪陵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明显以及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面临体制机制障碍(主要是城乡二元

结构仍未破除)使得城市人才入乡易、扎根难。数据显示，涪陵区农村部分产业人才流失率达到了 15%以

上。此外，高端人才占比不高(全区高级技师占高技能人才总数的 2.88%，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村复合型人

才更少)，导致涪陵区部分乡镇农技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岗，甚至部分乡镇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占比仅

50%，约 46%的跟数字化相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表示缺少专业人才和技术指导。除此之外，与城市相

对完善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条件相比，乡村现有的居住条件难以吸引更多的数字人才扎根发展，

更何况现阶段乡村数字建设刚起步，难以有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来为数字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城

乡之间的这种“发展鸿沟”使得城市对乡村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因为无论从保健因素(工作生活的环

境等)、还是从激励因素(职务晋升空间、退休待遇保障等)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都是巨大的，乡村难以

对数字人才形成足够的吸引力。 

2.2. 高技术劳动资料方面的因素：乡村数字化技术应用悬浮化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 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Big Data)技术(以下简

称 ABCD 技术)最初主要在金融科技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被运用，随着数字化的普及和广泛应用，ABCD
技术的应用范畴也在逐渐扩展，并逐步应用于数字乡村建设领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发展动能。作

为一种媒介，数字化技术应用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

推进作用。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溢出效应为数字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不

可否认的是，乡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现代化发展较为完备的城市相比，还是有显著的差距。首先，数

字化水平较低，就难以形成数字化思维，数字化应用推进难免会因为没有数字化的发展环境而遭遇抵触，

导致乡村数字化技术悬浮。虽然涪陵区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例如涪陵区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

率 100%，相继完成 4 个市级互联网小镇、44 个互联网村(社区)打造，并且多个镇街依据“141”总构架

试点打造一体化基层治理指挥中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形成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单一数字化基础设备的堆

砌，而是需要多种智能化设备、多种技术融合所形成的数字网络。不过由于数字网络对智能装备要求较

高，乡镇很难负担得起购买成本以及设备日常的维护成本。新型智能装备成本较高，系统化集成处理需

要融合多种技术，而乡村地区往往不具备相关支撑技术的基础，在为乡村配备新型智能技术应用时，还

需补齐技术短板，导致成本上升。其次，即使是政府出资统一配备智能装备，智能装备也有可能因为缺

少相关的数字化人才(普通人员难以操作智能化设备)而被搁置，智能化设备使用效率低下使得数字化应

用的边际成本居高不下。最后，乡村地区存在大量的“数字弱势”(农民等)群体。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

影响，农民对具有抽象性、陌生性、复杂性特征的数字化的重要性认识普遍不足，此外年龄大、文化低、

没时间的现状也使农民在数字技术应用推进过程中缺乏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截至 2022 年末，F 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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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 29.71 万人，乡村从业人员为 22.48 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总数的 75.66%；常年外出农民工数

31.2 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51.22%，有的村甚至绝大多数劳动力均在外务工，例如 LZ 街道 XX 村，

全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达 75%以上，MW 镇 LK 村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达 85%以上。农村中大量青

壮年外出就业、创业，使得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不优，学历不高。调查中有近 1/4 农民因不会拼音也不懂操

作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而难以获取日常需求信息，更遑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这些“数字弱势”

群体没有“数字原住民”的生存条件和居住环境，也没有“数字移民”的继受过程[4]，缺乏对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概念，成为数字技术应用的主动“排斥者”和被动“遗弃者”。不管是资金方面的“财力不及”

亦或是人才方面的“捉襟见肘”，数字技术的“悬浮化”现象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迫切需要把乡村数

字技术落实落地，真正发挥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 

2.3. 劳动对象边界方面的因素：乡村数据要素利用率低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5]。随着乡村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程度的加深，乡村

每天所形成的数据要素将会呈现出几何式的增长。乡村劳动者劳作于乡村场域中，其面对的不仅是对大

自然的利用与改造，也要在数据爆炸的浪潮中思考，乡村所形成的数据要素到底该怎样去开发才能够实

现“数尽其用”，正是基于乡村场域内存在着大量的尚没有充分利用的数据要素的考虑，数据要素才真

正成为乡村场域中新型的劳动对象。这种由数据要素所构成的无形的乡村数据市场内部，蕴藏着大量的

诸如产业发展数据、乡村治理数据、村民行为数据等等，合理有效开发这些数据，对于数字乡村建设来

说至关重要。虽然涪陵区已明确由区大数据发展局牵头，区农业农村委、区经济信息委、区水利局、区

林业局、区供销合作社、各乡镇街道配合推动农业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按照农业数据资源建设规划、数

据标准、基础平台、门户入口、地图遥感资源、安全管理的“六统一”要求，整合农业资源、生产、市

场、加工、科教、执法等政务服务数据，且涪陵区农业农村委与重庆农资集团涪陵市场公司共同签订了

涪陵区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建设合作协议，建立了面向涪陵区“三农”、兼管理服务(区农业农村委主要

应用)营运(农资集团智能 e 站)于一体的大数据系统平台，但乡村数据的开发利用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

易。现阶段，乡村数据要素利用率低下，仍然需要破解来自“收集–利用–增值”环节的难题。乡村数据

收集难题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地广人稀，信息采集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村民对未知的数字化的抵触使得在

信息采集的时候面临不配合甚至不愿意透露自身真实想法的局面，导致采集的信息与真实情况偏差较大，

信息存在着严重的失真，没能达到数据采集的目的。乡村数据利用难题一方面是乡村地区数字化应用场

景有限，数实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导致大量乡村数据的价值未被挖掘出来；另一方面是分散的乡村数据

没能够用统一的标准体系来整合化发展。乡村数据增值难题一方面是尚未明确乡村数据产权归属，产权

归属的明确能够极大调动起乡村数据享有者的积极性，而且确权的乡村数据由于交易成本较小而实现了

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乡村数据由于缺少交易的场所(数据要素市场)而被闲置，这些闲置的

乡村数据也就无法进入乡村劳动者的视域之中，也就产生不了新的价值。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涪陵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 

在破除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制约因素，仍然需要从生产力三要素出发。首先

就是要凸显乡村数字人才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引领作用，不断培育新型乡村数字人才；其次要多措

并举落实新型数字技术应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最后要有效利用数字乡村建

设中的各类乡村数据，通过不断拓宽劳动对象边界来实现“数”尽其用。 

3.1. 建立人才支撑体系培育新型乡村数字人才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人才是最主要的新型劳动力。要遵循“培育–巩固–保障”的原则，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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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乡村数字人才不足的困境。首先，要通过引育结合的方式培育乡村数字人才。一方面要通过挖掘乡

村独特优势来吸引人才落户，这既包括返乡人才也包括人才引入，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保障数字乡村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涪陵区本土人才，调动起对本土情况最为了解的乡村原

住民的参与热情，激发乡村内在的活力，将经验决策和理性决策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各方人才优势。其

次，要千方百计留住人才，确保人才的稳定性。只有保障人才的稳定性、工作的连续性，数字乡村建设

才能避免因人员频繁变动导致的工作中断甚至人才青黄不接，并且数字人才的大量流失也会使前期花费

的物力财力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使得人力成本增加。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人才的实际需要

入手，保障人才的各项合理需求，在从精神层面激励人才使其认识到其在所处领域的工作价值和人生价

值的同时也要从物质激励层面充分保障人才职务晋升以及必要的物质需求，以此来增加人才对工作岗位

的认同度和自身的获得感。最后，要从人才在职期间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着手，例如政

府在教育方面可以与在涪中小学校设立绿色通道，赋予乡村人才的子女更多的自主择校权，使那些参与

乡村建设的私营部门的人才可以享受到与体制内同等的待遇等。与此同时，也要注重乡村人才的教育培

训，使乡村人才通过常态化的培训保持自身技术水平的与时俱进，探索出更多符合乡村本土发展的数字

应用模式。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通过建立专业人才储备库以及在区域内各个部

门之间实行岗位轮换制度来应对未来对数字乡村人才的需求变化，努力培育出更多的数字乡村发展所需

的复合型人才。 

3.2. 数字技术全面赋能破除技术应用悬浮 

数字技术作为新型劳动资料，必须加强数字技术的全面赋能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真正助

力数字乡村建设。首先，要在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在避免重复建设以及物力财力所及

的前提下，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而言，涪陵区要利用与乡村振兴(重庆)数字产业研究院战略合作

契机，将 5G、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型技术充分应用于乡村产业之中。其次，避免技术应用悬浮

需要将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进程。如果按照经济领域划分，赋能可以在传统农业以及农村电

商两个层面展开。新型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应用较为广泛，例如将相关数字技术通过云端计算，判断

出农作物的成长情况，提前为农作物防御病虫害做预防，通过农业全产业链溯源体系的建立来增强农业

的智慧程度，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新型数字技术在赋能农村电商方面，能够大力推进农村产品进行

商业化运作并提高产品知名度(实现产品品牌化)，能够通过电商模式不断拓宽市场，将极具竞争力的土特

产打造为具有地理标志的商品。与此同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为乡村原住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提升了当

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且乡村原住民参与到电商中来也间接推广了相关数字化技术，激发了那些原本弄不

懂数字产品、抵触数字技术推广的乡村原住民的内驱动力，使他们愿意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来。从经

济部门的划分来看，手工业和旅游业亦可以被新型数字技术赋能。新型技术赋能手工业，主要指的是非

遗手工产品。涪陵区有丰富的非遗手工产品，例如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涪陵油醪糟传统制作技艺和

古法结绳技艺等，借助新型技术，不仅能够推动对非遗手工产品的保护和传承，而且能够扩大传统非遗

手工业品的市场份额，提升传统非遗手工业品的形象和知名度。新型技术赋能乡村旅游则指的是推动乡

村数字文旅融合发展。当前数字文旅方兴未艾，正如《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23)》所提到的乡村旅游

正呈现出“数字科技赋能发展，‘智慧’水平显著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最后，无论何时，乡村原住民

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造主体，其参与进来，既体现了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又体现了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因此必须注重乡村原住民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参与意愿，既不能搞

不切实际的“一刀切”式发展，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也不能追求“等靠要”式的被动发展，要主动创新，

因地制宜利用好数字技术，使乡村原住民真正享受到数字化普惠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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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农村数据要素流通市场保障村民数据权益 

数据权益是重要的新型民事权益，受到《民法典》的保护。但由于村民难以通过自身认知(数字素养

不高)来合理合法维护本该属于自己(乡村数据多来自村民)的数字权益。如果对乡村数据的使用是无序且

不规范，村民的数字权利将会无法保障。虽然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内对数据是否需要确权以及如何确权尚

未形成共识[6]，但根据科斯定理，数据确权是实现数据市场帕累托最优、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举措。

这就迫切需要构建起一套能够进行乡村数据确权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规定统一的乡村数据标准和接口

来保障村民的数据权益。与此同时，在乡村数据的使用过程中要加大对数据的监管力度，及时处理妨害

村民数据权益的行为。虽然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内，数据要素已经成为数字乡村的劳动对象范围，但起

步较晚的数字乡村建设却没能够建立起成熟的乡村数据要素市场。而在 ABCD 技术应用相对成熟的国外，

相关技术的运用将乡村数据要素价值较为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总部位于美国安阿伯市的 Farm Logs，当

地农民可以通过该公司提供的桌面应用或者移动 APP 来管理其农场，各种农业大数据如农作时间、天气

信息、农产品价格等通过 Farm Logs 公司的云端 SaaS 系统，实时地传输到终端，并以农场地图的形式展

示，及大地提升了农村产业的劳动效率。此外，云端 SaaS 系统通过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在减少当地农

民不必要的劳动的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精准性。因此涪陵区要解决乡村数据要素利用率低的问题，

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出台地方性法规，主动保护乡村数据要素(至少是一

些激励性的保护举措)。其次，可以将数据要素量化赋值，政府牵头与相关专业机构或者企业开展合作，

深度挖掘乡村数据的市场价值，使乡村数据在数据要素市场流通中实现价值增值，并将收益以村集体经

济的形式用于乡村的发展建设。最后，要将传统乡村的劳动对象与新质生产力规定的无形化的数据要素

市场结合起来，在乡村传统产业中布局未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新兴产业中融入传统产

业，特别是要融入传统产业中所蕴含的独特文化，促进数实融合发展[7]，统筹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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